
李 唐 里 籍 “ 河 阳 三 城 ” 考

蒋晓春　 　 李东岳

　　摘　要：两宋之交的杰出画家李唐，其传世名迹《万壑松风图》《采薇图》均署“河阳李唐”款。 《图绘宝鉴》将
李唐籍里表述为“河阳三城”，此书虽由元末夏文彦编纂刊行，但记载李唐史料的第四卷，史源当为南宋文献，可信

度较高。 北朝时期陆续建成的“河阳三城”，至唐、宋继续维持北城、中滩城、南城夹岸而城之形态，中以两段浮桥连

锁，相关情况可由日本入华僧人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载内容印证。 成寻巡礼五台山途经河阳三城，时中滩城

已毁，经考，北城位于今河南孟州市区以南之黄河滩地，南城则位于对岸，即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扣马村北黄河

滩地一带。 李唐赴都城东京开封前曾活动于河阳南、北二城间，故《图绘宝鉴》采信李唐里籍为河阳三城的表述，较
一般认为的河阳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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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阳三城”其地与宋代画家李唐最早的联系

出现在元代画学著作《图绘宝鉴》中“李唐，字晞古，
河阳三城人” ［１］９６５的表述。 同时，“河阳”也常被作

为李唐之里籍。 传世李唐画作《万壑松风图》《采薇

图》均有作者李唐署款。 《万壑松风图》自署“皇宋

宣和甲辰春，河阳李唐笔”；《采薇图》款署“河阳李

唐画伯夷、叔齐”。 既有的李唐研究，主要集中在其

生卒年的推定、靖康之难南渡与复职经历、传世画迹

的鉴定与画风流变等问题，很多研究往往落脚为李

唐如何变革了北宋山水画技法、风格、范式并开创南

宋画院新风等。 论者较少注意记载李唐生平的三篇

宋元文献中关于其里籍记载相异的现象。 因此，本
文试说明这一差异的原因并论定李唐里籍。

一、涉李唐文献的文本构成及其差异

　 　 在涉及李唐的三篇宋元文献《画继》 《画继补

遗》《图绘宝鉴》中，对李唐生平与成就的记载均颇

简略，但均述及其里籍所在。 《画继》所载内容主要

为活动于北宋熙宁七年（１０７４ 年）至南宋乾道三年

（１１６７ 年）间画家之传记。 这是最早记载李唐生平

的南宋文献，但其所述仅 ２２ 字：“李唐，河阳人，乱
离后至临安，年已八十。 光尧极喜其山水。” ［２］这段

记载提供的信息相对有限，包括了名讳、里籍、大概

的活跃时间、南渡的经历、擅长的画科以及与“光
尧”即宋高宗的关系。 此处所述的李唐里籍 “河

阳”，即河阳县，今为河南省孟州市①。
如果像其他仅以姓名传世但缺乏画迹流传的画

家一样，那么李唐留名于史 ２２ 字并不稀奇。 考虑到

李唐在南宋画坛乃至整个山水画史的影响力，在历

代文献中被提及的次数以及目前传世的画迹总量，
这篇小传之短小着实出人意料。 也许正因如此，宋
末元初人庄肃所著《画继补遗》，参酌北宋画学著作

《五代名画补遗》的成书逻辑，不仅关注到《画继》尚
未提到的南宋画家，还补遗了《画继》已述及的一些

画家的情况， 李唐小传也显著扩充：“李唐，字晞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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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 宋徽宗朝曾补入画院，高宗时在康邸，唐尝

获趋事。 建炎南渡，中原扰攘，唐遂渡江如杭。 夤缘

得幸高宗，仍入画院。 善作山水、人物，最工画牛。
予家旧有唐画《胡笳十八拍》，高宗亲书刘商辞，每
拍留空绢，俾唐图画。 亦尝见高宗称题唐画《晋文

公复国图》横卷，有以见高宗雅爱唐画也。” ［３］ 对比

邓椿的“惜墨如金”，庄肃把李唐的小传扩充到 １１６
字，并置于下卷之首。 同时，在紧随其后的萧照小传

中，还详述了李唐颇具传奇性的南渡：“靖康中，中
原兵火，流入太行山为盗。 一日，群贼掠到李唐，检
其行囊，不过粉奁画笔而已，遂知其姓氏。 照雅闻唐

名，即辞群贼，随唐南渡。” ［３］

对比《画继》文本已涉及的六个方面，庄肃所做

的工作为：名讳方面，增补了表字；里籍方面，修改为

“河南人”；活跃时间上，通过李唐在康王赵构处的

活动和画院经历，提供了其更多在北宋时期的信息；
对李唐南渡及其后的遭遇，叙述了更多生动的细节；
擅长的画科方面，从“山水”扩充为“山水、人物，最
工画牛”；而与宋高宗的关系，成为了庄肃写作这篇

小传的重点，并以“高宗雅爱唐画”作为结论，印证

了李唐南渡的动机，这也正是作为画院领袖的李唐

为下卷之首的主要因素。 《画继补遗》成书距《画
继》已过百年，庄肃将李唐里籍修改为“河南”令人

费解，“河阳”即黄河之阳地，即黄河北岸之意，恰与

“河南”相矛盾，但这处变化是有其原因的。
《画继补遗》成书于元大德二年（１２９８ 年），作

者庄肃是南宋遗民。 而成书于元至正二十五年

（１３６５ 年）的《图绘宝鉴》，其作者夏文彦所在的“义
门夏氏”，是四代任职于元代政权的汉人官僚家族。
该书的李唐小传云：“李唐，字晞古，河阳三城人。
徽宗朝曾补入画院，建炎间太尉邵渊荐之，奉旨授成

忠郎、画院待诏，赐金带，时年近八十。 善画山水、人
物，笔意不凡，尤工画牛。 高宗雅爱之，尝题《长夏

江寺》卷，上云‘李唐可比唐李思训’。” ［１］９６５夏文彦

在南渡及与宋高宗关系的两方面新增了未出现过的

信息：南渡后李唐经太尉邵渊推荐方才恢复画院职

务，高宗曾为李唐的一件山水画长卷题赞。 同时，夏
文彦修改了李唐里籍为“河阳三城”，这也是李唐里

籍的第三种说法，至此，李唐里籍成疑。

二、《图绘宝鉴》文本探源

审视上述三则宋元文献，能够突出地感受到文

本所呈现出的原创性。 三位史论家所秉持的原则是

据手头材料合理编撰，表现为三则文本互不矛盾且

互有补充，后二家庄肃、夏文彦还提供了新材料。 但

唯有在李唐之里籍的表述上，至少在字面上，三则记

述互异。 纵观宋元画学文献，里籍为“河阳人” “河
南人”的记载颇常见：如河阳人张赞、河阳人李迪、
河南人僧智蕴等，另有河南洛阳人、河南白波人、河
南登封人、河南长水人等表述。 “河南”在唐宋时期

一般指河南府②，仅在明代之后才作为河南省之简

称；“河阳”即指河阳县③，两地隔黄河南北相望。
正如《图画见闻志》对唐末画家张赞的记述：“张赞，
河阳人，工画佛道人物，洛中有寺壁。” ［１］２２０这反映

了历史上河阳籍画家与洛阳绘事的密切关系。 故河

阳、河南二说当非笔误，则首次出现在《图绘宝鉴》
中的“河阳三城”一说，或为辨析李唐里籍之关键。

此外，后出的两则文献叙述较《画继》更具体，
其原因应是李唐及其传派的影响力在后世愈来愈

大，相应地由他处补充李唐生平也合乎画学文献的

编撰逻辑。 如南宋俞成记述宋徽宗政和年间召试四

方画工，以诗句为题，有善画者亦有巧思，得中魁

选［４］ ，而明人唐志契复述此事则径称该“善画者”
即为李唐［５］ 。 至于清人厉鹗所编《南宋院画录》，
李唐在书中居诸家之首，作者汇编历代文献中涉李

唐之内容， 并将 《 图绘宝鉴》 相关记载辑为首

条［１］２０３７。 不过该书编成时距南宋已远，更无新说。
《图绘宝鉴》新增的内容是否准确，要先分析其

书所载文本之来源。 《图绘宝鉴》本系一部为鉴赏

之用的品评手册，但由于其客观上保存了大量的绘

画史料，且文本的构成和章节的安排都接近传统的

画史，因此逐渐被视为画史类著作，《四库提要》就

认为，是书“搜罗广博，在画史之中，最为详赡” ［６］ 。
美术史家于安澜先生则将《图绘宝鉴》收入其所辑

《画史丛书》，选用的版本是“至正本”，即《图绘宝

鉴》初刻版，夏文彦撰，刊于元至正二十六年［１］９６５。
此外，从明代起该书屡经后人续编、续纂，并增补了

一批明、清画家的内容，因此明代以来常见的通行本

还有“正德本”及其衍生的汲古阁“津逮秘书本”，以
及流传较广的清康熙“借绿草堂本”④，而明天启卓

尔昌刊本则将书名改为《画髓玄诠》⑤。 此外，“四
库全书本”因底本实为孔府衍圣公藏本，其部分内

容与上述诸本略有出入，据学者考证可能是失传的

“嘉靖本”或“毛大伦本” ［７］ 。 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

几个主要版本，在“河阳三城”的记载上，诸本皆同。
元人陶宗仪与夏文彦为友，二人同居松江⑥，过

从甚密。 其《南村辍耕录》卷十八有“叙画”一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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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依次征引并品评自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以来

诸部知名论画述史之著作。 在“叙画”篇末，陶氏以

夏文彦所撰著作收尾，将《图绘宝鉴》与前代赫赫名

著同日而语，盛赞：“其家世藏名迹，鲜有比者。 朝

夕玩索，心领神会，加以游于画艺，悟入厥趣，是故鉴

赏品藻，万不失一。”又称赞夏氏编书“其考核诚至，
其用心良勤”，这当然是《图绘宝鉴》之所以具备学

术价值和权威性的重要意见。 同时，陶宗仪又指出

此书“因取《名画记》 《图画见闻志》 《画继》 《续画

记》为本，参以《宣和画谱》《南渡七朝画史》，齐、梁、
魏、陈、唐、宋以来诸家画录及传记、杂说、百氏之书，
搜潜剔秘，网罗无遗” ［８］３７２。 既往论者大都以陶氏

之论为本，认为《图绘宝鉴》最大的价值之一在于其

保存、整理了历代画史著作，使其不致散佚失传。 夏

文彦在自序中也坦言，其书“以《宣和画谱》附之他

书，益以南渡、辽金、国朝人品，刊其丛脞，补其阙略，
汇而成编” ［１］７９５，承认了搜罗前人记述，以他书补

缀成书的做法。 金维诺先生逐一分析了《图绘宝

鉴》各个章节的文本来源，他认为第四卷⑦“除采自

《画继》《画继补遗》外，主要依据的是《续画记》”。
《图绘宝鉴续编》明人滕霄所撰序言称：陈德辉《续
画记》 “自高宗迄宋终，凡百五十一人” ［１］１０３４。 据

此，金维诺进一步考察了《图绘宝鉴》第四卷除去来

源相对清晰的画家条目，所载画人恰在 １５０ 位左右，
且其文体结构完整、统一。 同时，夏文彦汇编其他画

学著作时，大体的编排次序和行文结构一般仍依原

书。 因此，“可以肯定这一部分就是《续画记》的原

文，其中只是小有删节而已” ［９］ 。
《续画记》，陈德辉著，已佚。 陈氏乃宋末元初

人，但其书其人更多信息不传。 陶宗仪认为，《画继

补遗》和《续画记》 二书，“仅可考阅姓名，无足观

也” ［８］３６８。 谢巍据此认为：“盖是书记载不详，较为

简略，因此《图绘宝鉴》卷四小传，凡文字简短者，殆
为《续画记》之文。” ［１０］ 至于文字相对翔实的，谢巍

认为可能出自《南渡七朝画史》。 韩刚在考证南宋

画院情况时，统计出《图绘宝鉴》提及“画院”５７ 处，
除去《画继补遗》出现的 ２６ 处，他认为其余 ３１ 处当

出自《南渡七朝画史》 ［１１］ 。
《图绘宝鉴》这种从他书搜罗而来并加以补缀

的汇编方式，余绍宋曾予以批评：一是内容“颇嫌芜

杂”，各卷从各处所“剽”段落，“俱未注所出”；二是

内容“仅分朝代而不按画人时代重为编次”，这也是

“其最疏失者”，又叹曰，“此但求省事，苟且成书之

弊也”；三是作者“欲自成一家言”，但“绝无订补”，

因此“亦不足取”；最后，认为后人续补该书，是“欲
附其骥尾”，因为该书“向为艺林珍重，明以后论画

之书多喜征引”，这就导致《图绘宝鉴》“数百年来久

享盛名，无人为之论定，亦可异也” ［１２］ 。 不过余绍

宋的观点，尚不能埋没此书征引材料广博的优点。
名迹《富春山居图》 （无用师卷）卷末有黄公望

自跋，落款云：“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
“夏氏知止堂”即夏文彦家族所建之“知止堂” ［１３］ 。
夏氏家居元末松江府城东里仁桥一带，堂号取《道
德经》“知止不殆”之意曰“知止堂”。 余辉通过考察

《图绘宝鉴》在成书质量上的前后差异，推测了夏文

彦编撰《图绘宝鉴》时的写作状态，他认为“在完成

第三卷，进入撰写第四卷时，他在城里的资料库被

焚”，“南宋画家未被系统记述”，“使第四卷、第五卷

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１４］ 。 所谓“资料库被焚”，即元

末江南一带各方势力交战酿成的“松江之变”，当时

松江府城中大火持续一月不灭，夏氏因各种原因未

能带走而留在了城中宅邸的资料，想必已经灭失。
总之，诚如论者所言：“《图绘宝鉴》第四卷记录

的是距离作者生活年代很近的南宋，从而使得作者

在编纂此卷时具有无法比拟的资料来源优势。” ［１５］

因此，夏文彦在编纂时如何汇总了手头这些距离南

宋更近的参考资料，其实毋须深究。 无论第四卷所

记叙内容的源头出自何处，《图绘宝鉴》第四卷必然

有其所本，且史源为南宋文本。 在夏文彦的拣选与

整理后，《图绘宝鉴》的李唐条目呈现出与先出文本

的差异，并纠正了个别讹误，而关于“河阳三城”的

记载，虽不见后人辩证，但是一个须正视的问题。

三、“河阳三城”考

传世李唐款画作《万壑松风图》 《采薇图》向为

学界所重，二图均有李唐款识。 《万壑松风图》创作

于公元 １１２４ 年的宣和画院时期，延续了北宋经典的

主流山水画风；《采薇图》则作于李唐南渡临安后的

晚年，画风已有显著变化，而李唐在上述两个时期均

自称“河阳李唐”。 陈高华认为“河阳在唐代曾设河

阳三城节度使，宋初仍置三城节度”，“《图绘宝鉴》
称李唐为河阳三城人，实即一地” ［１６］ 。

１．河阳与河阳三城之关系

关于河阳与河阳三城，河阳三城地望及其来龙

去脉较为全面的研究，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珠玉在前，尝言：“河阳盖天下之腰膂，南北之噤喉

也。” ［１７］今人宋杰所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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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指出：“河阳三城故址在今河南省孟州市之南、古
孟津渡口处，为北城、中 城和南城，分别位于黄河

北岸、河中沙洲与南岸之侧，其间有两座浮桥相连，
是西晋至隋唐时期沟通黄河南北往来的冲要。” ［１８］

由于“五代以降，我国的政治重心自长安、洛阳东

移”，“河阳三城与孟津桥渡的战略地位亦随着逐渐

衰落”，故其未再讨论北宋时期的河阳三城。 实际

上，迟至宋金战争时期，河阳三城三城连锁的形态，
仍承担着严肃的军政功能。 靖康元年（１１２６ 年）十
一月，金军自北向南攻取怀州后抵达河阳三城一带，
宋军坐南朝北，双方夹河而军。 《三朝北盟会编》
云：“河阳浮桥正是军马往来，河东一带惊，移人户

逃避之路，宜速系之。” ［１９］ 说明此前河桥道路因宋

金交战早已被宋军主动切断。 面对从北岸逃难而来

的数万军民，宋军于十一月十二日午时恢复浮桥，万
人争渡，晚间金军前锋至，宋军不得已又烧浮桥，北
城孤立无援，十四日北城破。 随即金军由河阳浮桥

上游河清县界处一处水势平浅河段强行泅渡黄河，
南城宋军不战而溃。

《辞海》的“河阳三城”词条，对其沿革、地望等

情况梳理得较为简明清晰，现将相关内容抄录如下：
　 　 （１）北中城。 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 ４９６
年）筑于北岸，有二城，置北中郎府领兵戍守，
因名。 北齐在此置行台，北周改为河阳镇，隋移

河阳县治此，唐建中后为河阳三城节度使治所，
会昌后又增置孟州治此。 金大定中为河水所

毁。 （２）中 城。 东魏元象元年（公元 ５３８ 年）
筑于北中城南河中沙洲上，并置河阳关于此。
宋嘉祐八年（１０６３ 年）为河水所毁。 （３）南城。
元象元年筑于南岸，三面临河。 三城当洛阳北

面津要，黄河二派流贯其间，系以河桥，自北朝

历隋唐至五代，常为军事重镇。
此外，“河桥”词条也叙述了相关内容，“故址在今河

南孟县西南、孟津东北黄河上”，“唐通称河阳桥”，
“历代屡毁屡作，北宋时尚存” ［２０］ 。

由上可知，其一，河阳三城自诞生起向为军事要

冲，是洛阳地区的北大门，战略地位重要，黄河北岸、
河中洲、黄河南岸各有一座城址，中以河桥相连，形
成连锁之势，兼具津渡与关隘的双重功能。 连锁三

城的河桥始建于西晋，即杜预“造舟为梁”，建河桥

于富平津。 三城在日常管辖与战时防御中被视为一

体，可认为“三城同城”。 其二，从隋移河阳县治于

此，到李唐活动的两宋之交，该城曾长期存在不废。
中滩城在北宋时期的情况，宋代文献屡有提及，南宋

《容斋续笔》载中滩城于北宋嘉祐八年（１０６３ 年）被
冲毁，其后未再复建。 其三，隋朝移河阳县治于北

城，河阳县县廨建此、县令在此办公，唐代的河阳三

城节度使治所和孟州州治也均驻北城，直到金大定

年间，北城在反复遭到黄流冲击的情况下被弃。 因

此，严格地说，北宋时的河阳（县）并不能与“河阳三

城”画等号，同时尚不明确的是，至北宋时河阳三城

地望是否有变？ 其间是否发生过迁移？ 这都要从北

宋对河阳三城的相关记载中寻找答案。
北宋时期的河阳三城及其周边山河形胜屡见时

人笔端，其浮桥连锁、夹岸而城的形态大致如前。 北

宋河阳城内有平嵩阁，此楼甚高，可遥望河桥，司马

光诗云“飞桥贯河渚，危阁压霜风”，李迪有“南指嵩

高北太行，大河中出贯灵长”诗句可与之相证，故
“平嵩阁”位于河阳后城。 结合文彦博“太行太室当

前后，俱是山家入望中”的描述，此“后城”应系河阳

南城。 诗歌文学化的语言，对于三城之地望及其具

体形态、构成，仍显语焉不详。 那么北宋时的河阳三

城到底位于何处？ 李唐生活的时代，河阳之三城形

势、形态如何？ 一位日本僧人的入华行记《参天台

五台山记》⑧，因作者成寻详尽记载了其于北宋熙宁

年间道经河阳三城的经历，恰能解答这一疑问。
２．日僧成寻笔下的北宋河阳三城

成寻，俗姓藤原氏，日本国平安时代中期天台宗

高僧，于熙宁五年四月渡海抵达北宋两浙路明州⑨。
宋朝官方对成寻的入华巡礼予以多方面支持，成寻

一行得以完成巡礼朝拜天台山和五台山的宿愿。 成

寻于当年十月抵达东京开封，谒见宋神宗，后于十一

月一日自开封顺天门出发，日行夜录，极为详细地记

载了五台山之旅的所经州县、所过驿铺、风物饮食、
奇闻异事，成寻对穿行河阳三城渡过黄河时的记载

十分详细，是考证其地望的关键文献。
《参记》第五卷载，十一月七日，成寻一行经河

阳三城渡河，当晚夜宿河阳三城北城。 “七日壬子，
天晴。 卯时，乘巩县上驿马十匹，向坤方行廿四里，
至永安县马铺，马十匹出替。 过十二里，渡潞河浮船

桥，以大船十六只渡二町许桥也。 过十二里，至牙庄

马铺，十匹出了。 过十二里，至河阳县内望仙坡马

铺，十匹出了。 南方见二山陵并庄严寺。 过十五里，
至河阳县。 南北楼门广大，向北行来也，次渡黄河浮

桥，先五町许，浮大船廿一只造桥。 隔一里，次渡浮

桥，十六大船三町许，河二分所也。 过河阳驿，至孟

州河阳门前，至广禅院宿。” ［２１］３６５

这段记录中的牙庄马铺，在今洛阳市偃师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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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镇牙庄。 地名中的“牙”字或取自姜子牙曾于此

地驻军之义，然该村吕氏人占比最高，亦可能是源出

姜姓的吕氏当地人附会。 作为交通要道，此地或曾

有牙人招徕生意并聚居，因以为名。 马铺故址应在

今牙庄村南东西走向的谷地中，此地属黄河南岸的

丘陵低山，是邙山的一段。 １９９１ 年牙庄村东的马洼

曾出土唐墓志，云此地近邙山驿道“义堂路”。 《通
典》载：“天宝七载四月，河南尹韦济奏，于偃师县东

山下开驿路，通孝义桥，废北坡义堂路也。” ［２２］即此

驿路。 《太平寰宇记》偃师县“废北陂义堂路”条目

云“此古大驿路” ［２３］ 。 大驿路即“大路驿”，《唐会

要》载贞元二年（７８６ 年）十二月敕节文：“从上都至

汴州为大路驿。” ［２４］明人都穆道经邙山，在其《使西

日记》中指出：“山跨偃师、巩、孟津三县，绵亘余四

百里，其顶甚夷，为土人耕种。”⑩邙山顶相对平坦，
或许就是驿路经此的一个有利因素。 牙庄村西今有

古路沟村，亦可佐证这一史实。 宋哲宗元祐元年

（１０８６ 年），辽使选择由河阳渡河使京，所经道路与

成寻相仿，当地对驿路进行了整修，因此“河阳南至

偃师，东由凤台、孝义次入巩县，最为顺便” ［２５］ 。
成寻从五台山巡礼，返程开封时，再次行经此

地，但此行“非先路”。 离开牙庄马铺后，一行人沿

原“义堂路”向东，经油店马铺、孝义马铺、洛滨驿，
至任村马铺接原路，其文如下：“至牙庄马铺，十匹

出替。 过十二里，至油店马铺，十匹出替。 过十二

里，至孝义马铺，是中路也，非先路，十匹出替。 过廿

里，至洛滨驿。” “大河小川皆冻厚，人马行冰上。”
“过十八里，至任村马铺。” ［２１］４４３

今牙庄村东尚有南游殿村、北游殿村，与“油

店”字异音同，距离大致为十里至十二里。 据游殿

村大姓滑氏十三世孙滑陶南在《滑氏族谱》所言，道
光八年（１８２８ 年）其在开封府应试期间曾偶读一册

北宋志余小书，言宋神宗嵩阴祭陵，驾宿会圣宫，一
日北游山中行五七里入一村，盘桓数日，后地方官于

此处建殿，游殿一名即取宋帝游乐之殿之意。 滑陶

南认为该村即是家乡油店村，云“当知油店二字不

如游殿矣”，后村名改为“游殿”沿用至今。
综上，以可确定位置的牙庄马铺为中心，可验证

成寻记载的准确性，并考订河阳三城具体所在。 第

一，牙庄马铺以南驿路：牙庄马铺距洛河浮桥北口十

二里，浮桥南口距永安县马铺十二里，则该浮桥津渡

当在“奉先桥”。 天圣八年（１０３０ 年）于訾王山诏建

会圣宫，为便利祭陵人员从洛河左岸行宫到右岸各

陵区祭拜，訾王山下洛河两岸新建訾店渡桥，并赐名

“奉先桥”。 今洛河左岸山化镇寺沟村尚存会圣宫

遗址及宋景祐元年（１０３４ 年）“新修西京永安县会圣

宫碑”，距牙庄十余里。 在会圣宫遗址南侧南望，可
望见洛河右岸，即今巩义市回郭镇小訾殿村，距芝田

镇约十二里，符合成寻所述。 第二，牙庄马铺以北

驿路：按作者行文习惯，如进入某县境内某马铺，会
在抵达该县第一座马铺时明确指出，牙庄马铺前为

“永安县”马铺，后为“河阳县”望仙坡马铺，故牙庄

马铺此时归属永安县辖。 永安县，北宋景德四年

（１００７ 年）析置，划巩县西部、偃师县东部、登封县北

部设永安县以护宋陵。 望仙坡马铺的准确位置尚不

能确定，但根据“过十二里”的记载，可大致定在偃

师区邙岭镇牛庄村一带。 牛庄村北旧有渡口曰“杨
沟渡”，又名“河阳渡”，今为杨沟村，在通往杨沟渡

的路旁曾立有一通“修路碑”，碑文载：“牛家庄西北

隅，旧有南北大道，为河阳渡之通衢，贵客商贾，昼夜

往来，皆经于此。” ［２６］此外，王子晋于偃师缑氏山升

仙传说就发生于当地，县内古有望仙亭、望仙桥等，
或与此地名相关。 在望仙坡马铺至河阳县的十五里

路途中，成寻描述南望可见“二山陵并庄严寺”，二
山岭应即邙山的两座山峰首阳山、虎头山，其中虎头

山海拔 ５６７．５ 米，也是邙山的最高峰。
就“河阳”这一地名而言，“阳”指“水北”，河阳

即黄河北岸之地，河阳县的辖境理应仅含大河以北，
成寻尚未述及渡河，却为何已来到河阳县地界呢？
成寻的描述则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望仙坡

马铺已在河阳县境内，距南城十五里，故据此可知，
以紧临大河的南城为中心，至少方圆十五里的区域，
实际上归属主体位于北岸的河阳县管辖，《元丰九

域志》载治河阳县的孟州“南至本州界一十里” ［２７］ ，
可与之相证。 即河阳县在这一时期实是一辖境跨河

的县级政区，黄河在这一河段实际上成了河阳县的

内河。 如成寻所述，一进南城，就算到河阳县城了，
这里“南北楼门广大”，说明南城规模可观，随即成

寻一直西行的大方向，要“向北行来也”了，在南城

调转方向，也符合三城南北跨河的形态。 连接河阳

三城的浮桥，在成寻笔下有具体的数据：起先是“五
町许”类似引桥的部分，之后南城与中滩城之间的

南浮桥由 ２１ 只大船连锁而成，下桥后，步行一里穿

过中滩，再过连接中滩城与北城的北浮桥，此处浮桥

只需 １６ 只大船，再经“三町许”，就踏上了北岸的土

地。 可见，黄河在河阳中滩城一带，北岔流比南岔流

略窄。 据记载，随着黄河泛滥、泥沙淤积的现象日益

增多，政和年间中滩甚至已直接与河北岸相连，“都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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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使者孟扬言：‘旧河阳南北两河分流，立中滩，系
浮梁。 顷缘北河淤淀，水不通行，止于南河修系一

桥。 因此河项窄狭，水势冲激，每遇涨水，多致损坏。
欲措置开修北河，如旧修系南北两桥。’” ［２８］ 渡河

后，成寻恍然大悟到“河二分所也”，这反映出渡河

前，成寻对河阳地有三城及其构成一无所知，因此其

具体记下路途所遇诸多细节，最终留下可贵的河阳

三城之形态以及由此渡河之实录。
成寻具体而微的记载，与相关记载吻合，进一步

佐证了其准确性。 如《泊宅编》所载：“河阳三城，其
中城曰中滩，黄河两派贯于三城之间，秋水泛滥时，
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唯中滩屹然如故。” ［２９］ 又

据《容斋续笔》云：“又河之中泠一洲岛，名曰中滩，
所以限桥。 不知其所起，或云汾阳王所为。 以铁为

基，上有河伯祠，水环四周，乔木蔚然。 嘉祐八年秋，
大水冯襄，了无遗迹。 中滩自此遂废。” ［３０］ 嘉祐八

年秋季的大水曾完全冲毁了中滩城之城池。 据记

载，嘉祐五年时，中滩城已遭遇水患，故为中滩城屡

遭水毁，难以恢复，最终“了无遗迹”。 从上述记载

再看成寻“隔一里，次渡浮桥”的描述，方才明白，曾
经辉煌的中滩城，在洪水的多次侵袭后，在这个十一

月的晴日里，一里脚程的中滩，未能给惯常事无巨细

记载沿途景象的成寻留下任何印象、任何触动，因而

也完全印证了张芸叟“了无痕迹”的记载。
北渡黄河后，成寻一行至“河阳驿”，再入孟州

州城南门“河阳门”，但成寻未详述具体脚程，推测

均不足一里，当晚在州城内广禅院止宿。 第二日，返
回河阳驿乘马，于孟州州城内穿行一里，从北门出，
二十里后至梧桐马铺。 《参记》原文为“向北行二十

里，至梧桐马铺”，王丽萍校点本按：东本作“十二”，
然有倒置点，今从之［２１］３６７。 孟州市城北今有梧桐

村，村中有明嘉靖重修观音堂无梁庙，旧名白衣堂，
传说堂前旧有两株“合抱”梧桐树，与村名相合，亦
可印证其村曾位居驿路要地，故向南至少二十里则

可反推河阳三城北城大致方位，大致即在今孟州市

南部黄河北岸大堤内滩地。 大堤北侧中曹村今有黄

河北岸大堤起点碑，其东邻今有堤北头村，一般认为

孟州老城在该村以南数里。 由此可大致推断河阳三

城北城、中滩城、南城相对准确之地望。 梧桐马铺距

北城北门二十里、南门二十一里；元代新建之上孟州

城距废弃之下孟州城十五里；孟州老城距县南古界

十八里［３１］ ；梧桐马铺距孟州老城中心约四里。
据数据推算，北宋河阳北城即是被废弃的金代下孟

州，而河阳南城在其南数里，已在大河南岸，中以中

滩城与两组浮桥连锁，形成桥城一体的军政形态。
综上所述，所谓河阳三城，是黄河流经洛阳以北

孟津渡口的河段，南北两岸由两座浮桥连锁与夹滩

共同组成的三座城池的合称，三城陆续建成于北魏、
东魏，初期主要担负军事职能，隋河阳县治移此后承

担了重要的行政功能，至北宋时仍为交通要冲，其间

三城连锁之形态、地望未变。 三城之北城即下孟州，
也即隋开皇十六年（５９６ 年）复置河阳县之新县城、
唐宋孟州城、金孟州城，元宪宗八年后废，现遗址已

沦于河滩中；中滩城，北宋嘉祐八年后废，随河道水

势变化中滩原状已不存，今大致与南岸相连；南城或

曰河阳县城，靖康元年城北浮桥被宋军自毁，或在金

初逐渐荒废，或于金天眷年间（１１３８—１１４１ 年）移河

清县于此后，承担过一段时间新置孟津县治之角色，
后因水患随孟津县治向上游徙治而废。 李唐里籍之

所谓“河阳三城”即此，李唐生于、长于河阳三城，往
来于北、南二城之间可谓平常。

结　 语

有论者认为，历史上的这种“双城”现象，“即一

座城市的内部或外围被江河分隔为用桥渡维系着的

两座分别筑有城垣的城镇，其中一座是政治性治所

城池，另一座是商业市镇，二者功能不同，却共同组

成一个城市整体” ［３２］ 。 结合河阳三城历史和实际

情况可知，北城自北魏建北中郎府起，实系“政治性

治所城池”，后作为县治、使治、州治等延续至今；南
城在担负军事功能之余，在战事稀少的北宋逐渐演

化为渡口型商业市镇。 河阳南城地居大河渡口，南
来北往商贾、宦游不绝，成寻所言“南北楼门广大”，
以及南城中存在的“平嵩阁”等高档宴请场所，进一

步证明了河阳南城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层面上的繁

荣。 结合庄肃《画继补遗》中“河南人”的记载，李唐

成年后很可能就长期生活在河阳三城之南城，故而

《图绘宝鉴》采信的“河阳三城人”表述，比“河阳

人”更为准确，也并不与其自署“河阳李唐”相矛盾。
《广川画跋》载李唐崇宁二年（１１０３ 年）以“画人”身
份为达官显贵摹画，邀请人方宙即曾提举京西常平，
掌管京西北路市易、河渡等事务［３３］ 。 李唐入画

院前在京城以艺为生多年，其离开家乡赴开封求职

生活，时间上距成寻入华巡礼之旅道经河阳三城未

远，所走驿路当与成寻所述一致。
至于李唐之籍贯，即北宋之河阳三城，简称河

阳，或曰河阳镇、孟州。 在中国美术史相关内容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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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里籍“河阳三城”考



撰中，李唐里籍之表述宜写作“李唐，河阳三城（今
河南孟州、孟津一带）人”，或“李唐，河阳三城（今河

南洛阳孟津）人，一说河阳（今河南孟州）人”。

注释

①１９９６ 年撤县建市，原为孟县。 ②今河南洛阳。 ③今河南孟州。 ④
“至正本”五卷，“正德本”六卷，“借绿草堂本”八卷。 ⑤参见肖世孟

校注：《图绘宝鉴（〈续编〉〈续纂〉二种）》前言，山西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７ 页。 ⑥今上海市松江区。 ⑦第四卷“宋南渡后”为南宋时

期画家，附部分金代画家。 第三卷为北宋，第五卷为元代。 ⑧以下简

称《参记》。 ⑨今浙江宁波。 ⑩都穆：《使西日记》，转引自《明朝都穆

〈使西日记〉整理与研究》，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２０ 年。 参见

滑全熙续编的《滑氏族谱》，滑陶南作序，清道光抄本，１９９８ 年翻印

本。 北宋永安县。 据笔者现场踏访，天气晴好时，从牛庄以北的

旧杨沟渡、花园渡回望邙山，虎头山、首阳山北坡、山顶建筑清晰可

见。 “町”在古日语中常用于农业测量，一町约为 １０９ 米。 孟州

老城即下孟州，距县南古界十八里，推测为当时河道之中心线。 孟州

城即今孟州老城。 梧桐马铺即梧桐村。 治西京河南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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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ｏｊｉａ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ｈｉｓ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ｓ ｔｈｅ “Ｈｅｙａ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Ｔｏｗｎｓ”，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Ｈｅｙａ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ｉ Ｔａｎｇ； Ｔｕｈｕｉ Ｂａｏｊｉａｎ； Ｈｅｙａ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Ｔｏｗｎｓ； Ｈｅｙａｎｇ； Ｍｅｎｇｊ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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